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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冬娇：相遇文字里的老街时光

杨凤一，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主

工刀马旦。北方昆曲剧院院长、中国戏

剧家协会副主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昆曲代表性传承人。曾获第十

二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全国三八红旗

手、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

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个

人、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等。代表作品有

《天罡阵》《百花公主》《白蛇传》《夕鹤》

等。担任北方昆曲剧院院长以后，相继

推出了《红楼梦》《李清照》《续琵琶》等

一系列在全国颇具影响力的作品，其中

大型原创昆剧《红楼梦》荣获第十四届

文华奖“文华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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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凤一杨凤一：：逐梦昆曲逐梦昆曲，，热爱不停努力不止热爱不停努力不止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是北方昆曲剧院排
练厅一直悬挂着的标语。对我来说，四十年的
辛勤耕耘和岁月沉淀，离不开的是心底对昆曲
艺术的热爱与坚守。

这份热爱源于我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对昆
曲艺术的敬畏，源于我对前辈先贤的感恩和对
肩负使命的信仰。这份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让我在大浪淘沙中不忘初心、坚守前行。

自幼学戏，和昆曲有着不解缘分

我经常说，我和戏曲在冥冥之中真的是非
常有缘分的。

1973年11月18日，是我11周岁的生日，
也正是在这一天，我和我的双胞胎姐姐一起考
进了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戏曲学校（今中国戏曲
学院），从青岛来到北京。当年中央五七艺术
大学戏曲学校在青岛招生时，据说一共有
3000多个学生报名，最终只录取了9个学生，
其中就有我和我的姐姐。我父亲高兴极了，他
爱好文艺，尤其喜欢京剧，特别希望我们两人
将来能走上戏曲道路。我当时对戏曲还没有
什么概念，只是知道要去北京学习了，谁知这
一去就是40年。

进了学校要先练基础功，腿功、靶子功、毯
子功，等到1976年，我的基础功达到一定水
准，我才开始学戏。在学校，我学的是京剧，但
冥冥之中，命运的纽带将我和昆曲连接在一
起：我的开蒙戏就是跟著名表演艺术家、教育
家李金鸿老师学演昆曲戏《扈家庄》。

我小时候基本功不错，性格也比较开朗、
活泼，爱翻跟头，于是，我被分到了一个刀马
旦。戏曲里旦角表演的是女性，有正旦、花旦、
闺门旦、刀马旦和老旦等。刀马旦不是传统的
大青衣，不像青衣嗓音那么专，也不是纯武旦，

不像武旦那样的武功高强，但是
它要求你“能文能武”“文武双
全”。刀马旦这个行当难度很大，
文戏基础要有，扎实的基本功也
要有。

那时候，我觉得昆曲太难了，
它不像板腔体的京剧一样易上
口，昆曲的音域跨度太大不说，文
辞在那时候看来也太过晦涩拗
口，李金鸿老师要求腰身、眼神都
要有韵味，要让表演的人物有内
涵，一句开场的几个字常常要学
上好几天。但学会《扈家庄》这一
出昆曲基础戏，对我的一生都有
很大帮助。

之后，我还和李金鸿老师学
了他的另外两出昆曲戏，一出
《金山寺》，还有一出是我们北方昆曲剧院首
任院长韩世昌先生亲自教授给他的《思凡》。
跟老师学完这三个昆曲戏，没想到毕业后，我
被分配到北方昆曲剧院工作，正好学过的戏
都用上了。

拒绝诱惑，毅然坚守昆曲舞台

1982年，我来到了北方昆曲剧院（以下简
称北昆）工作，那时候北昆有洪雪飞老师（《沙
家浜》中阿庆嫂的扮演者）、蔡瑶铣老师等诸位
昆曲名家，她们都正值40多岁风华正茂，作为
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我当时是很难演上戏的。
那段时间我很彷徨，正好遇上参与电视剧《西
游记》拍摄的机会，于是，我饰演了猪八戒撞天
婚那集的爱爱，那虽是我第一次“触电”，但也
尝到了甜头。

20世纪非常流行武打片，我是刀马旦出

身，身上功夫好，拍武打动作都不需要替身，非
常适合那个时代的流行审美，这可能就是最早
期的“跨界”吧。从1983年到1990年，我参与
五部电影、五部电视剧的拍摄，都是主演。

尽管影视行业吸引力很大，但我始终不愿
放弃昆曲舞台，我一边在外头接拍，一边在剧
院里工作，我的代表剧目之一《天罡阵》就是在
那个时期跟吴祥珍老师学的。那时候的昆曲
舞台非常寂寞，大幕拉开，剧场下几乎没有观
众，一个演员一场戏的演出费只有20元，演员
们还能留在舞台上唱戏的动力就是喜欢，就是
那份坚贞、那份执着的热爱。

1992年，王蕴明先生来到了北昆当院长，
他非常重视对年轻人的培养，给了年轻人很多
机会。当时，北昆排了一出《夕鹤》，女主角阿
慈空缺，我便自告奋勇报名。在报名的四位演
员中，院里很多人都不太看好我，觉得我文戏
不行、嗓子不行等等，但这部戏的导演夏淳很
支持我。

接了这个任务后，我下定决心练功、练唱，
三个月的时间，我没有一天休息，每天从早上7

点多，一直练到晚上12点以后，每天除了吃饭
睡觉就是琢磨这个人物。三个月后，这部戏进
行了彩排，北昆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说杨凤一
这戏演得不好。我的老师蔡瑶铣当时由衷地
说了这样一句话：“凤一，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这
个戏演得这么好！”这部戏为我后来的艺术生
涯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接演《夕鹤》以后，我下定决心，要将我一
生的艺术生命都放在昆曲舞台上。从1992年
到今天，我没有再拍过一部影视剧。在这个过
程中，曾多次有影视界的朋友邀请我去演一些
很合适的角色。但是，我既然已下定决心演戏
了，就不能三心二意，所有影视剧我一概不接，
我做到了，到今天已经有三十多年。

尽管我已不再出演影视剧，但我支持青年
演员们在不忘自己的“初心”“主业”的前提下，
尝试“跨界”。“跨界”的演出经历对我个人艺术
生命的成长是有帮助的，舞台剧讲究夸张、讲

究外在的形体表演，而那些年影视剧的排练排
演教会我怎么揣摩人物内心，这是我之前作为
一名戏曲演员所欠缺的。

肩扛重任，带领剧院突破创新

2009年，北昆发展正处于低谷，面临没有
好剧目、员工工资低、办公环境差等情况下，我
成了北昆历史上第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院长，
也是北昆第一位女性院长。我扛着剧院发展
的压力，接过了院长的担子。我给了大家三个
承诺，第一个是出人出戏；第二个是我要改善
演职人员的待遇；第三个是我要改变北昆的办
公环境。

也就是从2009年开始，我放弃了舞台，专
心从事剧院的管理工作。要知道，2009年我
刚40多岁，正是一个戏曲演员舞台上的黄金
年龄，舞台经验足，体力也还不错。我唱了一
辈子昆曲，几乎有唱戏“瘾”，要我在演艺生涯
的“高光时刻”离开舞台，那种痛苦难以言表。
但是我这个人干什么都一定一心一意，就像我
放弃接演影视剧一样，只要我下定决心，诱惑
再大、阻力再大，我也会坚持下去。现在看来，

“舍得”二字说得真好，有“舍”才有“得”。
当上院长后，“出人出戏”是我第一个

要实现的承诺。那时候，整个北方昆曲剧
院基本上只有一个主演，如果她病了，剧院
的戏就演不下去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培
养新人、推出新戏。

我的成长经历告诉我，年轻人就“怕”重
视，你为他们搭建平台，给他们创造机会，他们
就会以千百倍地努力来回报。第一年，我在北
大百年讲堂推出了4台大戏，《牡丹亭》《西厢
记》《长生殿》《义侠记》，全部由25岁左右的年
轻人来担当主演，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轰动。
有一些观众给我发信息，说终于看到了北昆年
轻人的光彩，北昆不是没有人才，而是人才没
有崭露头角的机会。北昆的邵天帅、朱冰贞、
张媛媛、王丽媛、于雪娇等等年轻人脱颖而出
了。只要给年轻人一块画布，他们就会回馈给
你一幅美丽的画卷。

人才有了，戏有了，接下来就是提高职工
的待遇。我上任的时候，北昆的年轻演员收入
很低，很难留住人才。于是，我们带着大家开
拓市场。从2011年到2012年，我们全年演出
300多场，是以前的四五倍。300多场演出，没
有一个演员抱怨苦累，大家都觉得很充实。演
出多了，年轻演员的收入也高了，他们更多了
一份对未来的希望。现在，我可以自豪地说，
北昆人才流失的现象基本消失，甚至还能吸引
一些成熟的优秀演员加盟，这就是我们北昆的
魅力。

北昆虽然是长江以北唯一的昆曲艺术表
演团体，但曾经，办公楼、排练场都是二十世纪
五六十年代的建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北
昆推出了一台台大戏，也是从这时候起，我开
始竭力改造北昆的办公环境。找投资、劝拆
迁、跑审批……为了改造办公环境，我事事过
问，从艺术家“跨界”搞基建，一关一关地闯，一
坎一坎地过。令我欣慰的是，新的北昆国际文
化艺术中心预计2023年就能够投入使用了，
院址不仅包括一个大剧场、四个小剧场，还有

博物馆、图书馆、儿童戏曲体验馆，北昆的
未来可期。

传承创新，新时代戏曲发展的未来

戏曲艺术是东方美学的典范、传统艺术的
瑰宝，也是中华民族独有的艺术表达方式，承
载着数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北方昆曲
剧院的院长，我始终认为，任何剧种的发展都
要“两条腿走路”，既要坚守传统，又要不断创
新。同时，传承不意味着墨守成规，创新也不
能是面目全非，传承是基础，创新是手段，在传
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才是新时代戏曲艺
术发展的未来。

以我主持创排的、取材自经典的新编昆剧
《红楼梦》为例，演绎宝黛钗爱情故事的越剧
《红楼梦》影响了几代人，昆剧《红楼梦》想要在
同样题材下演出新意，就必须找到新的角度。
所以我们选择从小说最初的创意，即从贾宝玉
出世入世和大观园的兴衰来演绎整部《红楼
梦》。排完舞台剧《红楼梦》以后，我们又排了
一个戏曲故事片，还有一个交响剧，囊括多
项大奖，成果颇丰，在社会上也引起了非常
大的轰动。

从《红楼梦》，到《续琵琶》《李清照》《董小
宛》《孔子之入卫铭》等等创新昆曲剧目，还有
近几年的《救风尘》《清明上河图》等，我们一共
排了二三十出戏。这个创作数量确实有点多，
压力不小，但我觉得演员们需要上台的机会。
演员的青春是很短暂的，这是个很残酷的职
业，一步落后就步步落后，好演员需要在舞台
实践中积累经验，培养自己的想法。

我非常支持青年演员的创新创作。而事
实证明，青年演员的思路和现代青年观众的思
维相契合，他们的创新是有市场的。还有一部
分青年演员乐于挖掘传统的东西，挖掘一些几
近失传，甚至是一两百年没演过的老剧目，在
我们剧院“荣庆学堂”项目的支持下，他们又把
剧目恢复起来，这也是一种创作。看着这些有
思路有想法的年轻人，我很欣慰，真的觉得北
昆未来可期。

近年来，我一直致力于推动“大昆曲”概
念，我认为全国昆曲界是一家，虽然昆曲存在
地域和文化的差异，但是不能简单割裂为“南
昆”和“北昆”，大家要共同为昆曲艺术的传承
和发展努力。昆曲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在推动昆曲艺术国际化的道路上，需要所有昆
曲人的共同努力。

将在2023年落成的北昆国际文化艺术中
心，就是我们北昆在“立足于中国，面向世界”
这一宗旨下建立的。北昆国际文化艺术中心
不仅会成为北京中轴线文化带上的代表性建
筑，我们还要把它打造成国际昆曲艺术交流合
作的中心，不断扩大昆曲文化的影响力，吸引
国外的艺术团体到中国来交流，让他们把中国
的文化带回去。

未来，北昆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可以进行现
场表演，我们会从国外引进一些优秀的作品，
也会派人到国外去学习培训，促进国际文化交
流，把传统文化推向国际舞台。彰显中国“文
化软实力”是我们所有昆曲人共同努力的目标
和方向，我将此生献给昆曲，矢志不渝。

有了根，大树才会枝繁叶茂，才能经受
风雨的洗礼。有了历史的家谱，我们才会
在今后的发展征途上走得更坚定、更长
远。因此，挖掘老街历史文化底蕴，弘扬彰
显传统文化内涵，打造极具价值和魅力的
城市品牌，进而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既是
城市的管理者、建设者所要关注的，也是所
有文化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文化底蕴厚重的老街

我居住的小区位于湖南省株洲市茶陵
县洣水街的西端，是茶陵老街与新街交界的
地方。往西是热闹繁华的犀城广场，往东是
萧条冷落的老街。

30年前，我曾在老街尽头的县立二中就
读，我沿着这条青石板路来来回回走了三年。
一米多宽的老街，一直在前面延伸着，幽深又
悠长。房子都是砖木结构的上下两层，青色的
砖，灰色的瓦，雕刻精致的花窗，磨得透亮的青

石板，散发着丰厚的历史民情气韵。两旁的商
铺鳞次栉比，百货店、杂货店、剃头店、药铺、米
店等应有尽有，给老街带来了生机和活力，那
时的老街，是热闹繁荣的。

如今，老街早已变得萧索冷落，每次
从这里走过，看到斑驳破旧的古城墙、青
砖黛瓦的老屋、曲径通幽的小巷、门前静
坐的老妪，静谧在时光深处，心都是平和、
宁静和柔软的。

四年前，一个秋高气爽的周末，我骑车
在老街逛了一圈，我突然发现，老街原本也
是深邃厚重的。

有着近800年历史的茶陵老街，这里有至
今保存完好的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的茶陵古城墙，有近800年的国宝级文物古迹
茶陵铁牛，有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旧址，在茶
陵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洣江书院，还有
文庙、城隍庙、东门塔、进士长廊、梳妆台、明清
时代的商铺和古民居等。茶陵老街映入眼帘
的是满眼的古朴，没有华丽的色彩，没有故作
的娇柔，只有回归生活的原生态，铅华落尽后
的真诚、淳朴和自然。

我开始关注茶陵老街的历史。一条老
街，有哪些人曾经走过？一座古宅，又究竟
发生过哪些陈年旧事？带着这些好奇我来
到了县文化馆和县档案馆，遗憾的是，有关
老街的资料少而零碎。

一座城即如一个人，也有自己的来龙去
脉、前世今生。这个“身世”不是别的，就是
建城的起始时间及经历，如同扎根于沃土的
植物才能欣欣向荣，只有厚重的历史文化才
能滋养出更灿烂的文明。

茶陵目前是湖南省历史文化名城，是一
座充满活力、有着特殊历史和个性的城市。

新的时期如何找出茶陵的文化定位，挖掘茶
陵的文化内涵，突出茶陵的城市个性，提炼
出茶陵的城市精神，这正是我们应该做的。

于是，我决定写一本关于老街的书，以
散文的形式，以灵活多样的表达方式，以通
俗性和可读性为特点，诠释老街的历史变
迁、文化脉络和风土人情，使之成为人们了
解茶陵的一个侧面、一个窗口、一个角度，从
而让人们近距离地感受家园故土。

老街的根与魂

从那时开始，我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本
着尊重历史事实的原则，查阅大量史料，不
遗余力地实地走访考察，几乎踏遍了老街每
一个角落。有时，为了一个历史知识点，澄
清一个事实，我几天几夜地查阅资料、走访、
反复求证。我就像一个好奇的孩子，对着一
个未知世界，拨开层层迷雾，去探索生命的
真相。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本身就是诗意
和快乐的。

记得寒露时节的一个早晨，我沿着茶陵
古城墙旁新修的洣水风光带一直往东走，经
过铁牛亭，来到渡口——水泥路到此为止，
前面即是人迹罕至的河滩了。但我被前面
的迷人风景吸引，忍不住沿着一条弯弯曲曲
的小道继续向河滩前行。当我穿过菜地，钻
进一人多高的苎麻丛里时，眼前突然一亮，
我看到了护城堤。

我被这个发现兴奋着，比起前面修缮加
固的古城墙，我更喜欢看这段。祖辈们的智
慧、力量和精神以原始本真的面貌出现，它
们更直观，更自然，更坦率。

我仿佛一下子穿越到古代，可以零距离

触摸古代文明，面对面感受历史故事。我
被防护堤和古城墙吸引着，继续沿着河边
往东走。转头，眼前赫然出现了一个亭子，
以为是附近村民建的，沿着石阶一步步走
近一看，惊了一下，门额上刻着字，依稀能
辨认出“迎薰门”三个字。

原来这就是古城墙的迎薰门！门洞两
侧由粉红条石砌成，墙壁上坑坑洼洼，枯藤
沿着墙壁蔓延上去，看上去就像一位须发
披散的老人。

之前我只在县志和一些资料上读到过
的迎薰门，被当地人叫作“南门洞”，没想到
它就在这里，真是意外之喜。这也是徐霞客
当年游过的“南关”。

就这样，一件件历史事件、一个个人物
形象在眼前渐渐鲜明生动起来了，我看到了
一个精彩纷呈、丰富厚重的世界。我怀着惊
喜、赞叹、崇敬的心情写下《茶陵老街》，这不
仅是一个反复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灵魂不
断被洗涤升华的过程。

《茶陵老街》分古城遗风、儒风流泽、宋
雨明风、遗址遗存、街衢巷陌、地方名士、民
俗民风等七个部分共60篇文章，以人对本
源的一种追溯情怀，对茶陵古城的历史、文
化、人物、风俗等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翻阅
资料，多方求证，每写一篇文章都像翻越一
座山，60篇文章就是60座小山。

60篇文章并不是全部，还有更多故人故
事遗落在老街深巷中，等着后人再去挖掘、
去完善、去丰富、去全方位地展现。

时光如水，社会和生活依旧按自己的轨
道向前发展，茶陵老街无论怎样变化，它终
究会从我们的心底里荡漾开去，去点亮一个
更加辉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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